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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春节，已经嗅不出有多大“年

味儿”。过年，更像是一个节日或假期符

号，被刻在四季的年轮里，让每个生命，留

下了一个叫做“年龄”的印记。

一进腊月到小年

记忆里，小时候的春节，总是与寒冷、热

闹、红火和团圆密不可分。热热闹闹轰轰烈

烈，像一列火车满载着一年的忙碌和收获、

喜悦和期盼，“轰隆轰隆”一路驶来，似乎不

弄出些动静，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一进腊月，年味儿便像寒冷的冬日里

某一处水井或某一户人家灶台上飘出的

白色雾气，一丝丝、一缕缕，在空气中飘

荡、弥散。伴着稀稀落落偶尔响起的鞭炮

声，似晨起的薄雾，又似袅袅娜娜、若隐若

现的炊烟，牵引着人的魂魄。

过了腊七腊八，年味儿又如同秧歌戏

里暖场的鼓点，渐渐紧凑密实了起来。“二

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

豆腐；二十六，炖猪肉……”

腊月二十三，是农历小年，也是家家

户户祭拜灶王爷的日子。老人们讲，这一

天，灶王爷要上天汇报这家人一年来的善

恶，玉皇大帝根据他的汇报，决定这一家

新一年的吉凶祸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

做粘米饭、蒸年糕，取意为用黏米饭粘上

灶王爷的嘴，让他到了玉皇大帝那里，张

不开嘴，说不出家里人的坏话。

从这天起，家家户户迎大年的日程安

排，开始变得满满当当。扫房子，洗衣服，

炸油饼、炸糕、排叉，蒸馒头和粘豆包，宰

鸡鸭，炖鱼肉……时间是以天为单位，倒

计时计算的。

北风凛冽做卫生

那 年 月 的 冬 天 ，总 是 很 冷 。 大 雪 小

雪，说来就来。

头一天上午，冷风吹进村庄，如同闯

入了一伙强盗。许多条无形的鞭子，狠命

抽打着门前枯瘦的大槐树。大槐树直愣

愣站在原地，枝条左右摇摆，发出“呜呜

呜”的啜泣声。列队摆放在院门口的玉米

秸秆儿，被冷风抽打得东倒西歪，“哗啦

啦”的细碎声响，是无效的抗议。即便是

人，走在室外，也免不了被冷风搜身。风

如刀，把人的脸割得生疼，不在人脸上留

下两块红彤彤的烙印，就是它心慈手软。

到 了 第 二 天 早 上 ，却 一 下 子 万 籁 俱

静 ，大 雪 封 门 。 向 外 望 去 ，室 外 一 片 银

白 。 好 像 腊 月 里 不 来 那 么 几 场 风 、几 场

雪，就不足以烘托出大年三十饭桌上的肉

香。这样的天气，若是赶上扫房子，受罪

程度可想而知。

扫房子之前，母亲会吩咐我们将能搬

动的家具、物件儿，全都搬到院子里，以防

止扫房时落上灰尘。然后，母亲穿上一身

旧衣服，围上一块方头巾，将头发、鼻子和

嘴巴捂个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黑亮的眼

睛。我们将窗户和房门全部打开，母亲拿

上她的武器——绑在长棍子上的一把扫

地笤帚，便开始了她的战斗。三间正房的

檩、椽子、山墙和房顶苇薄上积攒了一年

的灰尘，是颓废的败兵，被母亲一一扫落

在地。满屋子的黑色烟尘，恰似战场上激

烈交战时的炮火硝烟，母亲在硝烟里孤身

作战，我们是局外的旁观者。

我和哥哥、弟弟站在院中，站在父亲

用大扫帚扫出来的那块被冻得坚硬如铁

的黄土地上，不敢进屋，也不敢远离，默默

注视着母亲在房间里忙碌。我们蹦蹦跳

跳嬉笑打闹着，以此来驱赶寒冷，等待母

亲扫房结束，帮着收拾落满灰尘的房间，

擦拭房间里没有搬出来的板柜和其他那

些大的家具、物件。

房间里收拾干净后，我们还要将搬到

院里的家具物件儿清洗擦拭干净，搬回屋

内。不知不觉，就是一天。

扫过房子，下一项就是清洗衣物。家

里的窗帘、褥单和所有脏衣物，全部要在

年前清洗干净，做到干干净净过大年。一

出生便掉在了土窝里的农村人，浑身上下

都是土做的。需要集中清洗的衣物，小山

一样堆放在屋里地上。自家压水井里新

压上来的井水，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腾，手

伸进水里，暖融融的。衣物洗完后，拿出

去挂在晾衣绳上，等不到挂好，就成了带

冰碴儿的布片。冰布片下端，垂挂着长长

短 短 粗 细 不 一 ，水 晶 般 晶 莹 剔 透 的 冰 柱

儿。沾满清水的双手，在冷空气里，针扎

一般刺痛。

狼吞虎咽吃年饭

做完家里的卫生，一切收拾干净，小孩

子期待的过年大戏——炸吃食、宰鸡鸭、炖

鱼肉，才一幕一幕逐天上演。灶膛里燃烧

的劈柴，烧热了大锅，烧暖了火炕，也烧出

了油香、肉香，点燃了全家人的过年热情，

也点亮了家中后面的日子。家家户户灶台

上热气蒸腾，屋里屋外，大街小巷，处处飘

散着紧张忙碌、喜气洋洋的“年味儿”。

年三十的中午，父亲会将家里板柜上

那只常年摆着不用的细脖白瓷酒壶拿上

桌，再拿来一个小白瓷酒杯，在酒杯里倒

上酒，用一根火柴点燃，再将酒壶悬在点

燃的酒杯上加热，为自己温上一壶白酒助

兴。蓝色的火苗舌头般舔舐着白瓷酒壶

壶底，像极了炎热夏季，我们用舌头，一下

一下舔过冰凉甜爽的冰棍。哥哥弟弟，我

们一群孩子，已经等不及父亲将酒温热，

抄起桌上的碗筷，狼吞虎咽地抢食着做梦

都能馋出口水的各种炒菜和鱼、肉。

追忆儿时过大年追忆儿时过大年
□ 朱会凤

人 世 间 ，兜 兜 转 转 ，缕 缕 乡 愁 ，时 而

涌现。

点点烛光，如暗夜萤火，游走在乡间

土路 ；又如黑夜火龙 ，穿行在天地之间 。

烛光越聚越多，平素寂静的村庄迎来了一

年里最喧嚣的一天。

天色渐暗，人声渐起。饺子还没有下

锅，“二踢脚”就窜上了天，第二次的炸响

总是让人仰望和期待。院里的狗也躁动

起来，仿佛嗅到了来势汹汹的“年”。

一群提着灯笼的娃娃已经出门，热气

腾腾的饺子对他们早就没了吸引力。他

们换上了新衣新裤，款式是单一了些，毕

竟是在二婶的缝纫机上做出来的，没有成

衣 时 髦 ，但 是 娃 娃 们 依 然 开 心 得 咧 开 了

嘴，上学时穿的打着补丁的衣服早就被扔

在了炕上。

中间点起的蜡烛把手里的灯笼照得

通红通红的，映着红扑扑的脸蛋。挑着点

点烛光，娃们挨家挨户去拜年。

新衣服的口袋里塞满了瓜子、花生和

糖果。娃们要时不时地提一提往下坠的

裤子，嘴里的糖果从一种换到另一种，不

管是沾满糖渣的没有包装纸的“橘子瓣”、

硬硬的裹着塑料纸的水果糖，还是软软糯

糯的皮糖，外硬内酥的“大虾酥”，都一股

脑往嘴里塞，反正都是甜的。当然最好吃

的糖果还是三奶家的大白兔奶糖，吃在嘴

里，甜在心里。

没有路灯的土路并不平坦，尤其是下

过 雪 ，一 脚 踩 下 去 ，鞋 子 可 能 会 拔 不 出

来。可是娃们早已轻车熟路，闭着眼睛都

能 知 道 哪 里 有 牛 车 轧 过 的 深 深 的 车 辙 。

走在路上，他们更在意的是提着的灯笼不

要熄灭。冷风吹过，灯笼左右摇曳，烛光

闪闪，娃们赶紧把灯笼藏在身后，护着这

点点烛光。

有了烛光就有了乡音。提着灯笼的

娃们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穿行。打工在

外 的 男 人 此 刻 回 到 乡 里 ，迅 速 融 入 到 这

浓郁的夜色中。手里夹着的烟卷一闪一

闪，应和着娃们手里的烛光。在这一天，

男 人 犒 劳 了 辛 苦 一 年 的 自 己 ，舍 得 抽 一

次 带 过 滤 嘴 的 烟 卷 ，焦 黄 的 散 装 烟 叶 被

搁 置 在 一 边 。 揣 上 一 盒 好 烟 ，到 本 家 的

叔 叔 或 大 爷 家 里 坐 一 坐 ，一 坐 就 是 几 袋

烟的功夫。

当年的小灰瓦土坯房里也是有温度

的。蜡烛插在空瓶子里，空瓶子放在缝纫

机的面板上，点上，烛光一点点铺开。炕

上，母亲戴着顶针纳着鞋底；地上，父亲披

着棉袄搓着玉米棒；缝纫机旁，娃娃握着

铅笔写着作业。不知何时，蜡烛的火苗却

“突突”地加快了，多了些急躁，少了些从

容。母亲便熟练地拿起剪刀，剪去一截棉

线灯芯，烛光又变得柔和了。无数个冬天

的夜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场景。

十二点过后，鞭炮声渐隐，乡村又归

于寂静。

次日，晨曦微露，一挂“大地红”扰了

娃们的美梦，新的一年开始了。

点 点 回 忆 ，温 暖 而 喧 嚣 ，亲 切 而 多

情。它点亮了那时浓浓的年，勾起了这时

的缕缕乡愁。

这时乡愁那时年
□ 田小柏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有

一位老教师，会写一手龙飞凤舞的

毛笔字，花三五毛钱买几张红纸，裁

成大大小小的条状和正方形，毛笔

蘸饱墨汁潇洒地写上吉祥话，写上

“福”字，一副副精彩的春联和“福”

就在大家“啧啧”称赞中诞生了。春

节前十几天，求他写春联的人就已

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老教师为人

和善，从不推脱，随来随写，成了村

里那些年最可亲可敬的人。

爷爷的二哥，在家族中排行老

九 ，我 们 叫 他 九 爷 ，九 爷 膝 下 无 子

女，退休后和我爸爸一起生活。每

到春节，他也喜欢自己写春联，我们

这些孙辈们开心地围着他转，我们

把搜集来的春联说给他听，九爷一

边写，嘴里一边不停地夸我们是爱

学习的好孩子。

有一次，我脱口而出：“长江

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九爷立时剑眉倒竖：“不好！换

一个。”我又调皮地改成“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九

爷冲着我瞪着眼：“什么新人旧

人的？不好，不好。”

九爷一向疼爱我们，我们并

不怕他，一阵哄堂大笑之后，还

是乖乖地说出一副副吉祥如意

的春联，什么“红梅含苞傲冬雪，

绿 柳 吐 絮 迎 新 春 ”“ 健 康 幸 福 年 年

在，如意财源日日来”等等，在我们

的笑声中，期盼中，年三十那天，九

爷的春联一幅幅华丽登场了。

待我成家后，明知自己的字特

难看，还是喜欢自己写春联，大年三

十，大门小门贴上拙作，倒也有一种

自鸣得意的成就感。

渐渐的，那些印刷得色彩斑斓

的春联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周围邻

居家大门上的春联都花花绿绿的，

五彩纷呈，再看自己写的春联 如丑

小鸭一样，羞涩中，我的春联完成了

它的使命，光荣下岗整整二十年了。

时间如梭，“嗖嗖嗖”过得真快，

马上就到春节了。我有了继续写春

联的念头，于是和燕姐逛了几条街，

买到红纸。店家热情地打招呼并问

道 ：“ 买 红 纸 做 什 么 用 啊 ？”“ 写 春

联。”我含笑而答。“我们是闲的，别

笑 话 我 们 啊 。”燕 姐 赶 紧 搭 话 。“ 呵

呵，”店家笑了，“哪会笑话呢？自己

写春联，多接地气呀，还提前就有了

节 日 气 氛 。 其 实 现 在 除 了 特 殊 用

处，红纸也不好卖了，现在红包和喜

帖都是卖现成的，写春联的就更少

了。”

买完红纸，燕子提醒我：“还得

买 笔 墨 吧？”“ 不 用 买 了 ，我 书 柜 上

都有。”我回答。燕姐来到我家，我

俩找出笔墨，开始裁纸张写春联，没

学 过 毛 笔 字 的 我 们 ，写 得 不 亦 乐

乎 ！ 除 了“ 福 ”字 ，我 们 还 写 了“ 心

想事成”“大地回春”等几幅并不规

范 只 图 喜 庆 的 春 联 。 看 着 这 几 副

“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的春联，我

们哈哈地笑起来。

我们的春联其实真的就是“丑

小 鸭 ”，那 又 怎 样 呢 ？ 爱 文 字 的 我

们 ，不 只 是 爱 涂 鸦 几 句 诗 歌 ，同 时

也 喜 欢 让 春 联 在 笔 下 生 辉 ，在 门

上 结 彩 ，我 和 燕 姐 已 经 决 定 让 墨

香 氤 氲 余 生 ，有 生 之 年 将 写 春 联

进行到底。

写 春 联
□ 爱琪

大年三十的傍晚，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

中，盖帘上那些捏好的饺子，经过手的跳板“噼里啪

啦”地跳进正在咕咚咕咚冒着水泡的热水里。今年

除夕的饺子和往年一样：三鲜馅儿、白菜肉馅儿两

种。可是今年的饺子终究有点儿特别。哪里特别

呢？那就先看锅里随着水泡一上一下翻腾不已的

饺子吧。

大年三十捏饺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

大年三十吃饺子有“喜庆团圆”“吉祥如意”“财源

滚滚”等寓意，这是饺子一年里享受到的最高礼

遇。对于捏饺子，我着急着呢，尤其是现在是一大

家子——七口人的饺子。磨蹭一点儿，就怕赶天黑

捏不出来，我打心眼儿里着急。就来他个慢鸟先飞

吧。吃完中午饭我就开始和面、择菜、洗菜、剁肉馅

儿、切韭菜、拌馅儿，这个过程紧张又有序。接下来

就开始最关键的一步儿——捏饺子了。我从面盆

里揪出一块儿面，再把它搓成圆柱形的长条儿，然

后左手攥着面柱，右手齐着左手攥着的食指和大拇

指揪剂子，大小均匀的剂子一个个丢在面板上，脏

乎乎的，可爱极了。瞧着面，瞧着一大盆的馅儿，我

恨 不 得 变 成 双 枪 老 太 婆 ，左 右 开 弓 ，一 手 一 个 。

唉！自个儿又没这本事。

“妈！我来。”这时媳妇儿走进厨房，我的心里

一下子宽慰了许多。接着，正在上大学的闺女又走

过来，她这些日子为了参加二月底的省考正在紧张

地备考。多了两员大将，此刻，我急躁的心一下子

踏实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有啥怕的！

赶天黑肯定能捏完。这时，孙女不声不响地走过来

拿起饺子皮儿。“大孙女，你会捏吗？”“奶奶，我会

捏。”孙女儿过完年就七周了，总觉得孙女儿小，没

有让她干过啥。我半信半疑地说：“行，捏吧。”我倒

要看看孙女儿的手艺。“孙子，你拿剂子干啥？”一个

揪好的剂子啥时到了孙子的手里？“想玩儿面啊？

只可以拿一个。”我展示着我的严厉和宽容。“奶，我

也捏。”听着过了年才刚刚五周岁的孙子的“豪言壮

语”，我还是怀疑：“你会捏饺子？”“我捏我捏。”不由

分说，孙子把饺子皮放在左手手心，右手拿起一把

吃饭的勺子。“好，那你和姐姐比一比谁捏得好，捏

得多。”我现在既成了老师又成了一只打气筒，给俩

宝贝儿使劲鼓着劲儿。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娘几个的手速也不慢，还

未等到天黑，捏好的饺子就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三大

盖帘儿。孙子孙女一改往日跟在爷爷、爸爸屁股后

边去看放烟花的习惯，而是不约而同地等着饺子出

锅。“从南边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跳下河，先沉底

后漂着。”孩子眼睛盯着锅里，专心地等着自己的杰

作出锅。约莫三四分钟的空，那些胖的瘦的形态各

异的饺子漂了起来，被捞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大盘

子。孩子们叽叽喳喳。都是什么样的杰作呢？“‘五

角星’和‘元宝’是我做的！”孙子眼尖。“哎呀，‘弯

月’和‘六角形’是我捏的。”孙女也不甘示弱。“这又

肥又壮的小猪是奶奶捏的，这个两头尖尖的小船是

妈妈捏的！”“这个稳稳当当的大白鹅是姑姑捏的！”

孙子又说。饭桌上，孙女、孙子狼吞虎咽，一家人笑

逐颜开。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教，上所施，下

所效也。”除夕的饺子，真的令我惊喜和自豪。

除夕的饺子
□ 顾丽雯



























































 


